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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门赛马最后一天：由盛而衰至完场，赛马史里迷途的人和马

家乡隆江没有马跑，失业的马伕现在只想赢多两注，往后最多“返乡下耕田”。

澳门最后赛马日的前一天，马房内马伕牵著一只马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端传媒特约记者马碧玉 发自澳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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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门赛马会最后一个的赛马日，马场外罕有地筑起长长人龙入场观赛，场内的马迷埋头“刨马经”，全神贯注地看著前方的赛事。站在看台上，马主谭伟霖穿
著雾蓝色西装外套，搭配白色西裤，缓缓地说：“已经有十年没见过马场这么多人了。”

2024年3月30日，马会举行了14场赛事，共有8场草地赛和6场沙地赛。不少市民、马迷和游客慕名前来马场见证打卡，亦有市民带长镜头拍摄马会的“最后
一天”，观众席约有七成满座，现场气氛热闹。在一片喧闹之中，数十个公众投注窗口只有约10个开放，填划过的彩票散落一地，瓷砖裂开散落在路旁，就
连赛马会大门的门牌也被锈迹掩盖了小半。

谭伟霖自1991年起开始接触赛马，在尝过赢马的滋味后便对马著了迷。他说自己不爱赌马，只爱养马，30多年来，他在澳门养了至少上百匹马，也在马会
拉过无数次头马，经历不少辉煌时刻。现在马会结束了，他将要送他的八匹马离开澳门，到马来西亚和香港出赛。

在赛场上，马不知道自己将要献上可能是生涯中的最后一跑——这天过后，澳门赛马将继赛狗后步入历史。马主、练马师和马佚正在为生计和去向发愁，澳
门博彩业前景在近年政府政策下亦未明。与此同时，马将被转手出售，又或是流落在不同的牧场，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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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3月30日，澳门赛马会最后一个的赛马日，马主谭伟霖在会员席上观看赛事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有迹可寻的衰落

2024年初，接到练马师和朋友的讯息后，78岁的谭伟霖连忙上网查找澳门赛马宣布结束的新闻。看过记者会，他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。

1月15日的记者会上，澳门赛马会宣布因为经营困难及“赛马活动无法迎合现时社会的发展需求”，将在2024年4月1日停办所有赛事，并与澳门政府就专营
合同解约。马会表示累积亏损超过25亿澳门元，强调一直坚持“博彩多元化”、“马照跑”，惟赛马日渐式微，加上疫情打击，须作出艰难决定。

谭伟霖在马会养了八匹马，其中四匹是因名字中带有“天”字—— “天从人愿”、“顺天应时”、“福运天成”和“飞龙在天”——他笑称是“四大天王”。他既担心又
难过，四大天王仍能跑能跳，澳门赛马的结束令他措手不及。

对于马会结束，谭伟霖虽然一直隐约有预感，但却没想到来得这样快。对他来说，养马是兴趣，更是习惯。他几乎每星期都会到马房看他的马儿晨操，闲时
会到马房喂马、看牠们游泳。谭伟霖看著他的马在沙地打滚，说他的马最爱这样玩，“就像带小朋友到儿童乐园一样，这样就是很开心。”

“这只钟意同你玩，会咬人的，这只又是很犀利，牠今季已经赢三次了⋯⋯这只就最年轻，但牠未成熟，可能长大后会有更好表现。”谭伟霖摸了摸他的“飞龙
在天”，说养马要学会摸清马的脾性，才能对症下药，训练牠的斗心。

在这几年间，谭伟霖曾听过不少流言说马会可能撑不过去。



2024年3月30日，澳门赛马会最后一个的赛马日，观众席上有不少年轻人入场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2018年，马会曾与澳门政府续约专营合同至2042年8月31日，当中规定马会需在2023年年底前注资15亿澳门元，并重修马房和建造马匹主题公园、骑术
学校和酒店等。但几年过去，大部分工程未能如期进行。财政局指如马会未能兑现承诺，澳门政府可中止或解除赛马专营批给合同。

与此同时，政府查出马会一直未缴交2015年所欠下的一笔两亿多元税款，其中包括博彩税和未被领取的派彩等，马会最后于2021年还清款项。在2018年续
约时，马会副主席兼执行董事、人称何鸿燊四姨太的梁安琪曾表示马会年年亏蚀，但一众股东却是“一直蚀著笑，最重要是我们的员工做得开心。”

但最终，合约仍被提早解除。解约后马会无须再履行承诺建设工程，被问到是否“放生”马会，行政法务司司长张永春表示新发展项目暂时未到兴建的阶段，
既然解除合约，继续下去也没有意思。



2024年3月30日，澳门赛马会最后一个的赛马日，会员席上的观赛情况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现在，澳门马会只剩下约200匹现役马，分由12个练马师管理，十多个马房只有部分仍在运作。数年前，马会曾翻新马房，把外墙涂上粉色，至于闲置的绿
色马房外则有不少水渍，部分外墙剥落。

澳门赛马会的倒下早已有迹可寻。自2000年初开始，澳门马会的马匹数量便从1200多匹跌至现时约200匹现役马，赛马场次亦由一星期至少三日减至一星
期一日，每日只有约六场。同时，赛马入场人数也从2021年平均每个赛马日701人，跌至2023年的492人；2022年全年投注额只有1.4亿元。

2023年7月，有媒体报导因为马会未能兑现大部分续牌承诺，因此澳门政府将禁止马匹进口。随后澳门葡文电台亦引述消息指马会被禁止接受来自香港、新
加坡、马来西亚等地的投注，一度引发外界忧虑。不久之后，澳门最大发行量的报纸《澳门日报》停办马经版。

谭伟霖当时从澳大利亚以40多万澳门元购入一匹马到澳门，但及后却被告知马匹不准入口。他只好把马放在澳大利亚，每月以2万元港元寄养在牧场，一养
便是4个月。后来，谭伟霖实在等不下去，于是决定忍痛割爱，将马送给在澳大利亚的朋友，之后便没有再入口马到澳门。

练马师陈俊辉也险些卷入风波。去年他打算从澳大利亚入口马匹到澳门，不料在马匹准备进隔离营前收到马会通知政府拒绝进口。陈俊辉当下唯有退还马
匹，搁置计划。



澳门练马师陈俊辉在马房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坏消息接二连三。面对资金压力，马会在2023年11月向会员及马主发公告表示将减少30%奖金，此举引来练马师及骑师不满，更去信予特首贺一诚要求关
注事件，计划罢工罢跑。经过双方商讨后，马会决定暂停有关方案。

看著马会年年亏损、下调奖金，更被禁进口马匹，陈俊辉暗暗担心了起来。54岁的他自17岁起便在香港做见习骑师，十多年后因为机缘巧合来到澳门马会，
慢慢从副练马师升至练马师，一做便是24年。

多年来，练马师和骑师一直依靠奖金维持收入。陈俊辉说练马师基本工资按马匹数量计算，每匹马每月
380元。除此以外，靠的便只有奖金带来的收入。当
马匹获奖，奖金便按70%马主、10%练马师、10%骑师和10%马房的比例分帐，一旦奖金下调，影响的不只是马主，还有整个马房团队的生计。

“你知道我们收多少钱吗？我们连最低工资都没有，牠拿到奖金，我们才有得分。”陈俊辉说自己多年在澳门都没有置业，因为马会规定练马师每年续约一
次，他怕突然一日失去工作，便难以为继。

陈俊辉的车内没有吊饰，只放了一座战马雕像。

他靠著五人车深深地吸了一口烟，说其实每个人都清楚马会环境不好，“大家都知道有难关。”他续说，因为马房员工严重依赖奖金，所以一众员工对奖金不
能妥协。虽然最后马会暂停下调奖金，但他心里知道马会的命途“应该差不多了。”

澳门马房的马伕休息室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全盛时期，“马比香港还要多”

1991年，45岁的谭伟霖从新西兰购入第一匹马“太极”。第一次在澳门赛场落地，“太极”竟跑出第一名。

这场胜利对谭伟霖而言是意料之外。那时马会刚转为平地赛马，赛马活动兴盛，不少马迷捧场，于是他便陆续开始从不同地方购入竞赛马，从此著了迷。谭
伟霖在最狂热的时候养了15匹马，每次赛事必定有马出赛。



他入行时，是赌王何鸿燊旗下港澳财团接手赛马会的年份，澳门马会步入全盛时期。当时马会曾推出电话投注和户口投注服务，在香港上环信德中心设立马
会会所，更授权亚洲电视转播赛事，以吸引香港马迷。澳门马会又向著名马评人董骠和艺人陈百祥发出练马师牌照，令澳门赛马一度兴旺。

同年，澳门加入亚洲赛马联盟，此后澳门马会除了培训本地骑师之外，更邀请著名骑师戴图理、戴文高、练马师简炳墀和钱健明等多位世界级好手执缰。
1992年，澳门赛马会举办首届“澳门国际见习骑师邀请赛”，之后几乎每年举行赛事。到了1999年，澳门更首次主持亚洲赛马会议。谭伟霖说，“那时候真的
是一时荣景。”

2024年3月30日，澳门赛马会最后一个的赛马日，会员席上的观赛情况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赛马会前身是赛车马会，于1980年开幕。当时澳门标榜赛马车运动为亚洲首创，更由时任澳督伊芝迪与“赌圣”叶汉剪彩启用，不过并未受到大众欢迎。八年
后，台湾朕伟集团接手，改造赛马车场为平地赛马场，获政府批准赛马专营权。但好景不常，集团出现财困，最后由以何鸿燊为首的财团以10亿澳门元收购
澳门马会过半股权，其表现转趋改善。

2003年，澳门马会曾创下单季总投注额超过90亿澳门元的高峰，彼时全年赛事超过1200场，更有近1300匹马作赛。回忆起2000年代初的盛况，谭伟霖说
那时一日“最少跑10场，最高去到15场”。赛场上，不但每场都出满马额，马匹数量比香港还要多。2004年，澳门马会与香港马会首次在沙田马场合办“港澳
杯”。

据资深评马人祖士回忆，以前香港暑假并非马季，澳门马会便一星期开跑三日，吸引大批马迷到澳门。那时一日跑十多场马，半小时一场，常常要跑到深夜
才结束。

直至2002年，香港立法会修订《赌博条例》禁止跨境赌博，澳门马场旋即失去大量香港赌客。香港育马者联盟主席吴嵩接受访问时形容，这法例一下子便令
澳门赛马的命脉消失。

2024年3月30日，澳门赛马会最后一个的赛马日，观众席上有不少年轻人入场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40多岁的黄先生自1993年起在广州赛马场做马伕，直到90年代末大陆政府明令禁止博彩后，他便转投澳门赛马会，碰上黄金时期，一做便是19年。在90年
代，黄先生光是拉马一个月可以赚上万元，“你（拉到）头马就有7000多元，20年前就已经两三万一个月。”

但随著近年奖金不断缩水，加上马匹数量减少，能培养出冠军马的机率亦随之下降。黄先生说现在唯有靠赌马帮补家计，“现在少到不得了，赚6000多元都
不够吃饭” 。

这天黄先生从马房遛到观众席，只为体验最后一次做马迷的感觉。开跑之前，工作人员拉著马走出沙圈“亮相”——“亮相”是马迷最能观察马匹状态，从而决
定投注的时候。黄先生坐在看台最后一行，连忙站起来想要看清萤幕。他说马的屁股要结实，跑起来才快，“看了这么多年，多少会知道怎样看。”

沙圈里外，不少人在聊天缅怀。骑师带著马匹到沙圈散步，这些马被戴上耳套，注视著前方，身上的毛发亮得像会发光一样。有马主急忙与自己的爱驹合
照，亦有人只静静地看著自己的马匹不说一话。

谭伟霖自1991年起开始接触赛马，在尝过赢马的滋味后便对马著了迷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突破重围

开闸一刻，约十匹马同时起步向前奔跑，地上尘土飞扬。不到一分钟，全部马都已绕过马场一圈，准备 冲刺。看台上的观众个个站了起来，远处新安装的
LED 大屏幕把每匹马迈步时肌肉线条拍得分明。

谭伟霖说，他看马基本看三件事：马种、长相、斗心。大部分人买马时都会知道马匹的血统和历史，长相也不难观察，但“斗心”却是最难看出来。他觉得，
“有些马愈追牠就愈开心，这个就是斗心。”

澳门赛马落下的同时，澳门赌场正在兴起。2002年，澳门开放赌权，3张赌牌分由六大博企以“三正三副”的形式经营。自此，澳门博彩业高速发展，赌业亦
随即带领澳门起飞。

2006年，澳门博彩收入首次超越拉斯维加斯，成为世界收入最高的赌城。2013年，澳门赌收达至高峰，博彩收入录得超过3600亿澳门元。相较之下，澳门
赛马收入连连下降，更自2005年起逐年亏损，至今累计亏损25亿澳门元。据博彩监察协调局资料显示，2023年投注额录得1.9亿元，但全年赛马毛收入仅
1400万元。

同时，马会土地亦渐渐被更能盈利的行业取替。谭伟霖回忆说，从前马会曾举办2000米和2200米的赛事，但因地段被改建成酒店和住宅，现在赛事只剩下
草地和沙地各四个路程。“路被折断了。以前可以有六、七个路程跑，这对马是有影响，因为一些马只适合在某个路程跑。”

澳门赛马会的马房，一只马在沙池玩耍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翻查资料，早在1997年和1998年，政府先后批准马会三幅土地改兴建住宅、酒店和非工业楼宇之用，十多年后，其中两幅地分别发展成私人住宅和酒店。

陈俊辉认为缩减赛程变相限制赛马发展，他以香港飞鱼、游泳运动员何诗蓓作例，“何诗蓓游100米最强，200米弱一点，只得一个路程她游就死得啦，不能
发挥。”

澳门并非第一个结束赛马的地方。2023年6月，新加坡赛马公会宣布将在2024年10月结束赛马活动，届时克兰芝马场的120公顷土地将交还予政府建设公
共房屋等。《海峡时报》有社论指出新加坡赛马的受欢迎程度和营利持续下跌，将马场改为住宅和其他商业用途可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。

至于澳门马场的土地用途，澳门行政法务司司长张永春透露，土地将拨入特区储备作整体研究和利用，重申“不会进行任何关于幸运博彩的活动。”

71岁的余生每个月都会从香港坐船到澳门看赛马，买了澳门马30年，他早已将赌马当成了生活的一部分，“有马场开始我便买马了，我真的是标准马迷。”看
著马会陈旧的设施，他连连叹气指住投注站说，电梯坏了多年也没有人修理，地上的阶砖爆裂也不修补，结束是意料中事。

“我觉得（主理人的）专注力不在马会，在赌场——赌场每秒都在赚钱。”博彩业发展飞快，成为政府收入支柱。2018年，博彩税收入占政府总收入近
80%，一业独大，为此政府多次表达忧虑，指出产业单一不可持续。近年，政府目标是推行非博彩元素、发动经济适度多元。澳门博彩监察局前局长陈达夫
曾接受访问，指政府2018年续期是为了维护博彩业的多元化。

2024年3月30日，澳门赛马会最后一个的赛马日，马场上的一个售票处已荒废多时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马会表示结束营运与赛马活动式微有关，张永春亦曾表达类似疑虑。他指虽然邻近地区赛马活动有声有色，但有其本身特殊环境及条件创造，澳门现有赛马
活动难有大发展，因此政府决定解除合同。澳门大学博彩研究所所长冯家超对解约并不意外，他认为赛马在赌业中占比小，对澳门收益影响不大，加上澳门
博彩业以综合渡假村和赌场合办的营运模式是亚洲超前，解约仅属商业决定。

曾在同属何鸿燊财团的澳门逸园赛狗会工作十年的 Frank 却不认为赛马式微是结束营运的原因，他认为马会管理混乱，直言“不是做不到，只是不想做”。他
说，“澳门98年开赛波，当时我们是波狗马白鸽票什么都有，但是在这十多年，我见到却是愈缩愈窄⋯⋯没有发展过。”

谭伟霖提到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和香港都有赛马，且大多办得有声有色。他质疑，澳门马会连年亏损是因为经营不济，而非赛马活动式微。

至于多元化发展，Frank 则认为政府应担起更积极的角色协调赌业发展，而非一味限制，以降低赌收在澳门的比例。在赌业浮沉多年，Frank 深明澳门在推
动博彩产业多元化上的无力。“白鸽票还要现场买，今时今日个个都 Internet，为什么做不到？”他忿忿不平，觉得赌业受到多方面限制，“导致现在的局面
只可以缩到幸运博彩。”

在澳大利亚，不少地方都设有角子机（Pokie）和小型赌注站（TAB）供市民投注娱乐。Frank 认为这正是博彩多元化的正面例子：“同一时间可以玩赛狗赛
马角子机，门槛低点，让多点人认识这件事。”

随著人称“洗米华”的赌厅之王周焯华因涉跨境赌博业务，在中国大陆被通缉、及后被捕，加上疫情打击、部分卫星赌场退场以及内地经济萎缩的影响下，澳
门赌博业已难回到昔日水平。

“日本要开赌了，新加坡也做得有模有样，你澳门有甚么能够突破重围呢？”

澳门马房内的一只马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离开赛场后，人和马都“不知道去哪里”

在最后赛马日的前一天，谭伟霖到马房探望他的爱马。自马会公布结束营业以来，他便不断为他的马奔波走动，先是和一众马主召开记者会要求马会赔偿，
后又去爱护动物协会求助。他在短短半个月间会面了八间传媒，作为澳门马主，他说只想为自己和他的八匹马争一点公道。

https://theinitium.com/article/20231026-macau-the-new-csr-of-gaming-companies
https://theinitium.com/article/20180719-macau-yat-yuen-canidrome
https://theinitium.com/article/20220105-macau-gambling-industry-downfall


近年，他买马大多抱著支持练马师的心态——有马主买马，练马师才有工作，才能续约。他说对成败看得很开，只想保留自己为数不多的爱好。

澳门马会结束之际，马照跑的香港马会宣布将开放接收达到一定竞赛标准的马匹。但在200匹现役马中，只有十余匹符合资格，其余马匹则去向不明。

除现役马之外，澳门赛马会还有约100匹退役马。就因解约而产生的纠纷和对于马匹的处理，一众马主曾两度写公开信予特首贺一诚。不过马会却以澳门
《动物保护法》中规定马主为马匹的合法拥有人为由，强调马主有责任将马匹运离澳门。

虽然最后马会表示因为承受极大财政压力，未能对马主作额外补偿，只推出“运输马匹补助金”计划，以实报实销的方式报助上限20万港元的补助金，但对于
何时何地要运离澳门，马会一直没有清晰的指引。

不论在澳门、香港乃至全球，赛马活动的动物权益一直备受关注。台湾动物平权促进协会曾撰文指赛马是对马的残酷对待，2023年，一场英国利物浦障碍赛
马中，亦有动物权益倡议者闯入赛道抗议。

香港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（NPV）主席麦志豪形容是次澳门的退役赛马是他见过最差、最可怜的情况之一，“到时候是要把马运走，还是人道毁灭？不知道
啊，都没人讲。”

2024年3月30日，澳门赛马会最后一个的赛马日，马场内一个停摆的钟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3月30日，澳门赛马正式落下帷幕，马会指陆续收到马主通知放弃马匹拥有权并转让给马会处理，表示这些退役马匹“很大机会分批运往内地”。 澳门市政署
管理委员会委员吴秀虹则在回应传媒时透露，澳门政府已跟内地商议，马匹将会送交内地进行马术用途。

养马30多年，谭伟霖只好期望牠们在最后一跑中取得佳绩，以不辜负牠们的训练。在马会的最后这天，谭伟霖的马“欣悦永随”（happy happy happy）终
赢得到头马，令谭伟霖在今季凑够十场头马。他安慰自己，自己的养马生涯走到这里，可谓是十全十美了。

在八匹马中，有一匹将被送到香港继续作赛，其余将送往马来西亚的赛马场。“我已经当牠们是家人⋯⋯我很幸运，（可以）安排好牠们将来的路”，他说。

马会曲终人散，除了马不知道要往哪里去，一众在马会工作多年的员工也顿失方向。就马会员工转职一事，澳门劳工事务局局长黄志雄表示马会有股东愿意
吸纳本地员工。不过陈俊辉和黄先生都属“外劳”，不在转介服务之内。

对于将来的出路，陈俊辉十分悲观：“（如果说）去新加坡马来西亚，人家有这么多位置吗？我们没有出路。”他在马房打滚摸爬了几十年，所有专业知识的
积累都与马相关。他直直的看记者说：“你问我去哪里，我都不知道可以去哪。”

黄先生19年前广州马场转到澳门做马伕，见证过两个地方马场的兴盛，也看著它们衰落。对于未来打算，他坦言自己没有计划。他说家乡隆江没有马跑，现
在只想赢多两注，往后的日子，最多便“回乡下耕田啰！”

黄昏时份，马会关上大灯，澳门赛马正式落幕。一街之隔的便利店和食肆灯火通明，路上途人拿著手机张望，正等待巴士到来。记者问一位26岁的女士，知
不知道今日是马会的最后一天，她轻轻用手捂著嘴，说自己不知道，“我平时都比较少关心这些。”

（尊重受访者意愿，Frank 为化名。）

2024年3月30日，澳门赛马会最后一个的赛马日，观众席上马迷观看赛事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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